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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1

自华兹华斯的诗作问世以来，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

层出不穷，成果丰硕。在这些研究中，多数评论家集中

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主题及其生态思想。贝特

在《地球之歌》中探讨了华兹华斯对特定地域的关注[1]，

将其作品与诗人的环境意识相联系，主张人类应与自然

和谐共生。马玉凤则从华兹华斯的几首标志性诗作出发，

剖析了其诗歌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自然观，并探讨了其

对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深远影响。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

兴起，“共同体”概念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。部分

学者分析华兹华斯诗歌中有机共同体与独体之间的冲突，

探究传统乡村共同体与变革社会之间的冲突。上述研究

从多元维度对华兹华斯的作品予以深入剖析，充分彰显

出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多元价值。然而，在现有

的学术探讨中，鲜少有学者能够将“生命共同体”这一

前沿性概念有机融入华兹华斯诗作的解读框架之中，并

展开系统性的深度分析。因此，本文旨在从“生命共同

体”的研究角度出发，揭示华兹华斯作品中人与动植物

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。

一、生命共同体：背景与衍生

“共同体”这一概念源自拉丁语词汇 communis，其

原始含义涉及共有或共同的属性。自柏拉图在其著作

《理想国》中提出共同体的初步构想以来，西方思想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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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开始了对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与辩论。在近十年的学

术探讨中，“生物共同体”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

并吸引了大批学者。“生物共同体”指“生活在一定生态

环境内、相互作用的动植物种群的总体”[2]，相较于生态

意识，“生物共同体”更强调整体性、稳定性和美感。利

奥波德在《大地伦理》中提出：“任何事物，若能维护生

物共同体的和谐、稳定与美丽，即为正确；反之则为错

误。”[3] 尽管作为生态学家，利奥波德将“生物共同体”

等同于“大地共同体”或“生态系统”，且在伦理学层

面，“生物共同体”这一概念的适用性仍显局限，远不如

“生命共同体”更具理论包容力和伦理价值，但他的思

想无疑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在这一理论背景下，“生命共同体”的概念得到了

进一步拓展。它不仅涵盖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，包括动

植物和人类，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与整体性联系，

并融入了对生命本身的情感体验与哲学思考。相较于传

统生态中心主义，生命共同体在文本分析上展现出以下

优势。首先，在理论框架上，它突破了“人类中心”与

“生态中心”的二元对立模式，转向一种系统融合的分

析视角，引导研究者关注文本中人类、动植物及环境要

素如何相互关联、共同构成命运网络，从而揭示叙事中

共生或共毁的深层逻辑。其次，在文本适用范围与批评

姿态上，生命共同体极大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疆界，克服

了传统生态批评有时存在的道德审判倾向，倡导一种内

在反思的对话式批评，承认批评者自身亦处于复杂的共

同体关系之中，从而使批评更具辩证性、细腻性与跨文

化理解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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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生命共同体理念通过其系统的关系性思维、

鲜明的责任伦理导向以及广泛的文本适用性，为当代生

态批评提供了更为全面、深刻且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范

式，标志着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进展。

二、人与植物共同体中的情感互动

在当下社会，生态危机日趋严峻，人与自然的关系

已然成为现代文学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一大研究议题。植

物作为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

程中，却始终处于被漠视、边缘的境地。回溯至古希腊

时期，亚里士多德曾将植物界定为具有滋养的灵魂，并

将其置于生物链的最低端位置。正是这一传统的划分方

式，致使植物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中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

视。有鉴于此，生物学家开创性地提出了“植物盲点”

这一概念，深刻揭示了人类在对待植物时，长期存在将

其边缘化、工具化以及他者化的普遍现象。在此特定背

景的驱动下，“植物批评”与“植物转向”应运而生。

“植物批评挑战了人类在植物生命中的特权地位，并通

过道德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化、文本和哲学等一系列视角

来重新审视植物”[4]。

在这一批评语境下，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独

特的重要意义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在其文学生涯中，始

终以无与伦比的抒情热忱，将大量创作激情倾注在对植

物和风景的礼赞之上。在“物转向”批评话语微观审视

下，华兹华斯诗歌中与植物相关的细节，如植物的色彩

和形状等都蕴藏了不容忽视的生命意识。其中，野生的

小白屈菜尤为引人注目，诗人特为其创作了三首诗歌，

以表对它的盛赞之意，使其在诗歌的植物意象群中卓然

独立，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在《致小白屈菜》一诗

的序言中，华兹华斯表达了对小白屈菜未被英国诗歌所

充分注意的惊讶。

诗歌开篇，诗人常常将白屈菜与那些更受文人追

捧的花进行对比，并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称小白屈菜是

“诗人的珍宝”[5]。这立刻确立了一种反传统的平等视角。

在生命共同体中，每一个成员的价值都不应因其显赫与

否而被衡量。诗人主动颠覆了人类的审美霸权，赋予被

忽视的白屈菜以最高的价值。这表明共同体的价值在于

内在的、平等的存在，而非外在的、功利的评判。诗人

将自己与花朵共同归属于我们，语言上直接构建了共同

体关系。

华兹华斯细致地描绘了白屈菜的行为，并将其与

人类的情感状态紧密相连。最经典的例子是他对花朵响

应阳光与天气的拟人化描写。“畏惧寒冷和雨”[6] 诗人

并非冷眼旁观，而是深入感受花朵的情绪。他将花朵的

开合解读为喜悦与畏惧，这与人类的情感模式产生了共

鸣。在生命共同体中，理解万物的语言是建立联结的基

础。诗人通过共情，感受到了花朵的机灵与谨慎，从而

消解了人与物之间的隔阂，证明了情感是联通所有生命

的通用语言。“在自己的衰朽中，它无能为力；它肢体僵

硬”[19]，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，将小白屈菜干枯衰

老的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，普通读者也仿佛在小白屈菜

的衰老中洞悉了人类终将衰老死亡的命运。结尾处，诗

人以一种忧郁且复杂的情感传达出对生命无常的深沉喟

叹，“在忧郁中微笑”[7]。通过这些细腻描绘，华兹华斯

赋予小白屈菜深刻的文学与象征意义，同时深入探究了

生命历程中的兴衰交替，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生物间微妙

深邃的情感纽带。上述描述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华兹

华斯对小白屈菜的深厚情意，更凸显了他对生命共同体

理念的深刻领悟。

三、人与动物共同体中的情感互动

随着生态批评和文学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化，学术界

开始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植物书写转向与人类共生共存

的动物，这一转向被称为“动物研究”或生态研究中的

“动物转向”。德里达在《所以我才是动物》中提出“生

态动物是一个无法还原的多样性生命体”[8]，强调了动

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，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与动物的关系。

王宁在《当代生态批评的“动物转向”》一文中进一步指

出，“不应忽视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存

在，倡导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。”[9] 这些观点不仅标

志着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，还为探讨人类与动

物关系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。

在华兹华斯的文学创作版图中，诸多诗篇蕴含着他

对动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沉情感，《我知道一个老人，

他情非所愿》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。这首诗娓娓道出一

位穷困潦倒、孤苦伶仃的老者与一只知更鸟之间相互依

偎、彼此慰藉的动人故事。诗作开篇，映入眼帘的是一

位蛰居于救济院的老人形象。“不肯与人为伍；仿佛置身

于无形的牢笼”[10] 奠定了全诗孤独冷清的基调，也表现

了老人对人际往来心生抵触，似乎被人类社会抛弃。然

而，老人并未陷入绝对的孤独，因为自然万物主动填补

了这一空缺，与他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。与人类

的排斥相反，自然界的生物主动接近老人，它们“从不

登门”[11]，却贪婪地啄取老人留在地上地面包屑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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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建立在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和最纯粹的感知之上，体

现了生命共同体最本真的形态。老人“留下面包屑”[12]，

这是一个慷慨且充满关怀的举动，表明他并非被动接受

怜悯，而是主动地向自然释放善意，参与并维系着这个

共同体的运转。

回溯往昔，贫困迫使老人踏上乞讨之路，也正是这

段困窘时光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老人邂逅了那只知更鸟，

自此缔结起一段超乎寻常的情谊纽带。“孤独的一鸟，一

人形成了一条强烈的纽带”[13]，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二

者关系的紧密程度。在人类社会中，老人是他者，是被

约束者。但在与自然的共同体中，他原有的边缘身份被

消解了，获得了新的定义。从被约束者到守护者与伙伴，

他不再是社会的弃儿，而是成为了鸟类的喂食者。他的

价值不再由人类社会衡量，而是由他在这个自然共同体

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建立的关系来定义。他不是自然的

主宰，也不是侵入者，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和谐组成

部分。这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，完美诠释了

生命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平等性。

然而，命运的无常终究还是打破这份宁静美好。短

暂的温馨时光稍纵即逝，老人与知更鸟被迫天各一方，

形单影只的老人仿若被连根拔起的枯木，再度失去了生

活的依傍，坠入无尽的悲戚与落寞深渊。“虽被分开，情

分却长存”[14]，这句诗仿若沉痛的叹息，道尽分离背

后的悲壮与凄凉，于无声处叩问着读者关于生命、情

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命题，余韵悠长，引人沉

思。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歌，通过简单的叙事，深刻地阐

释了“生命共同体”理论的核心内涵。最终，这位情非

所愿的老人，在被迫的居所中，反而找到了更真实、更

恒久的共同体。诚如卢黎歌在《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

运共同体研究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，要“构建人类命运共

同体内含尊重，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生命共同

体”[15]。这首诗因而成为了一首献给所有被遗忘、被边

缘化生命（包括人和动物）的颂歌，也是对生命共同体

最动人的诠释之一。

结语

当下，严峻的生态危机正深度重塑现代社会的发展

路径与生活方式，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定位人与自然的

关系。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驱动下，过去数百年

间，自然资源遭受无节制掠夺，生态系统遭到肆意破坏，

远超其承载与修复能力的极限，最终导致生态失衡、自

然灾害频发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面临严重威胁。英

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通过诗艺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审

美与伦理关系，打破主客二分的认知隔阂，为自然“复

魅”，使其成为可与之平等对话、情感相通的伙伴。他的

诗歌实践为培育个体的生态情感、塑造环境伦理意识提

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范例，从而也为构建人与自然

和谐共生的文化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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